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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只不显眼的古埃及巴斯泰特猫雕塑，和一张写有“凶手73号”的纸卷引出了一本尘封的日记。
日记记述了奥马尔·穆萨寻找伊姆霍特普之墓的传奇故事。
墓中的宝藏和智慧是吸引欧洲人和埃及当地人的焦点。
宝藏自不必说，传说墓中的智慧是至高无上的，拥有它就可以和上帝一样占有世界。
为此，人们展开了争斗，包括在宗教方面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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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菲利普·范登贝格（Philipp Vandenberg）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通俗作家之一，被称为是“写历史
小说的孔萨利克”。
他的二十多本古代文化小说和介绍古代文化的书籍迄今共计售出一千六百多万册，译成了三十一种文
字。
范登贝格主要撰写古代文化小说和与古希腊罗马文化有关的书籍。
其古代文化研究作品多以希腊、罗马、埃及的古代历史为背景。
　　代表作品有《西斯廷密谋》、《法老墓之谜》、《第五福音》、《法老的诅咒》及《拉美西斯的
灵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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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顺藤摸瓜　　巴斯泰特是象征爱情和欢乐的埃及女神，自古以来就被表现为一只蹲着的猫。
　　慕尼黑的赫尔墨斯研究所是一座全球公认的检测和确定艺术品年代的科研实验室，1723号任务纯
属例行事务。
要用热发光法为猫的主人、一位私人收藏家，鉴定一只古埃及的巴斯泰特猫是否为真品。
要进行规定的检测就必须从尽量隐蔽的位置刮下3克的材料。
负责的女助手像平时一样从底座下侧刮取样本，为了尽量让人看不出损伤，这回是从一个手指粗、10
厘米左右的深孔内侧刮取的。
　　女科学家在孔里发现了一张写有“凶手73号”的纸卷，一开始她没有在意，后来将它放进了研究
所的珍物间，那里保存了各种膺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
　　对巴斯泰特猫的科学鉴定证明了它绝对是真品，在偏差为100年左右的情况下可判断其年代在第三
王朝。
1978年7月7日这件送检品连同鉴定书和发票被还给了收藏人，档案记录存放在任务登记簿的第24/78册
。
　　1986年9月，当我将我自己收藏的少量埃及文物之一送去慕尼黑迈泽尔街上的赫尔墨斯研究所鉴定
时，我发现了写有“凶手73号”字样的奇怪纸条，询问后我得到了上文介绍的答复。
当我说文物的主人肯定能解释这张纸条时，人家回答说已经通知了他纸条的事。
但他只笑了笑，认为这可能是这件艺术品从前的某位收藏者开的一个玩笑，他只关心它的真伪。
　　于是我请求告诉我那件艺术品收藏者的姓名和地址，可对方坚持原则拒绝了。
当时我满脑子想着这桩案子——事实上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桩案子——我死抓住这个案子，不
放弃，建议将我的愿望转告那位巴斯泰特猫的主人；或许他会同意向我吐露心事。
研究所答应满足我的愿望。
　　我当时拿不准，如果那位主人不主动联系，我该采取什么办法，我甚至想在研究所里行贿，弄到
那只有神秘刻字的猫的主人的姓名；因为我越琢磨此事就越相信这张写有“凶犯73号”的纸条绝非一
个玩笑。
我再次找研究所所长试了试，要求他告诉我姓名，所长终于答应我对那张纸条（所里的人肯定早就在
暗地里诅咒它了）进行技术分析。
　　令我深感意外的是，三星期后研究所转给我一封信，信中，某位安德拉斯·B博士，柏林的一位
经济律师，承认自己是这尊猫像的合法主人；他听说了我的兴趣，但不得不让我失望，这雕像是传家
宝，不出售。
　　于是我打电话找到柏林的B博士，声明我不是想买那只猫，而只是对写着“凶手73号”的神秘纸
条感兴趣，这让对方起了疑心，我不得不使尽浑身的解数，说服他在柏林的瑞士庄园酒店里同我会面
。
　　我飞往柏林，我们在瑞士庄园酒店共进晚餐，B博士带来了一位熟人做见证，这更增加了我的怀
疑，席间我获悉，至少我的对话者这么声称，目前的主人是从他父亲费伦茨·B——一位著名的埃及
古董收藏家那里继承到这尊猫雕像的。
费伦茨·B于3年前去世，享年76岁。
B博士对此物的来源一无所知，他父亲费伦茨·B从古董商那里和各地的拍卖会上购买古董。
　　我问有没有购买证书，收藏者常持有购买证书，对方平静地说，所有这些证书都由他母亲保管，
她也拥有大部分收藏，十分健康地生活在马焦雷湖畔的阿斯科纳。
我们畅谈了4个小时，在我向两位对话者保证了我的兴趣不是由于税务方面的原因之后，谈话非常友
好地结束了。
　　就这样，我得知B博士的母亲如今已经再婚，现姓E了。
E是个有点古怪的家伙，周围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挣钱的，可这在这一带并不少见。
似乎突然造访E夫人更合适，因为我不得不担心她会断然拒绝同我交谈。
我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前往阿斯科纳，我在那里遇到了独自在家的E夫人，有点憔悴，稍微喝多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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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很合我的意，因为E夫人显得特别健谈。
虽然E夫人不同意拿出巴斯泰特猫的购买证书，解释说那些证书都没有了，但她又无意地给了我一个
有关此藏品出处的宝贵指点：是的，她记得一清二楚，1974年5月，户主的猫奇怪地死了，也就是这个
时候费伦茨·B在一份拍卖目录里发现了这尊巴斯泰特猫，他宣布，为了纪念他心爱的猫儿，他要买
来这件文物，他也说做就做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因为E夫人的丈夫突然出现了，他对我和我的请求深表怀疑，不
能说不礼貌但很坚定地将我请了出来。
　　我现在终于使事情自身具有了一定的分量。
我向所有重要的拍卖行发去一份内容相同的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令人尊敬的贵公司在1974年5月是
否拍卖过一次埃及艺术品，结果如下：三家回答没有，两家压根儿没回音，一家回答是的。
伦敦的克利斯蒂拍卖行回答说，他们1974年7月11日拍卖过埃及艺术品。
我前往伦敦。
　　克利斯蒂拍卖行的总部位于圣詹姆斯国王街上，让人感觉很气派，至少向公众开放的空间（以红
色为主）是这样；里面的房间给人一种没落的印象。
特别是保管目录和全部拍卖结果的档案室。
我证明了自己是个收藏者，获准进入存放旧目录的积满灰尘的房间。
克莱顿小姐是位戴着眼镜、风度优雅的女士，她妩媚地笑对她的年龄，陪着我，帮助我寻找。
　　从1974年7月11日的“埃及雕像”目录里查到，大部分进货来自一位纽约收藏家的遗产，其中有第
六王朝的阿皮斯公牛和一尊孟菲斯的霍鲁斯像。
我终于在第122号货里找到了我要找的巴斯泰特猫，第三王朝，估计是来自萨卡拉。
我声称这件艺术品在我手里，我想要一封完整的收藏证书，问她能不能告诉我这件拍卖品的原主和买
主。
　　但女士坚决拒绝这么做，她合上目录，放回原处，不快地问她还有什么能帮我的。
我说没有了并向她的帮助表示感谢，因为我发现我这样做不会让此事再有进展。
往外走时我同克莱顿小姐谈起伦敦的饮食行业，对于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人，说轻点，它像天书一样
难以理解，我这样做并非一无所获。
一提到盎格鲁萨克森的烹饪艺术，每个英国人都会激烈地为它辩护——克莱顿小姐也一样。
你必须熟悉相应的饭店，说时，她的镜片闪闪发光。
讨论的结果，我们约定在南肯辛顿的四季饭店。
　　我先把话说在前头：要不是在主食和甜点之间出现了特别有趣的交谈、谈话时有过多次机会夸奖
克菜顿小姐对国际拍卖行业的了如指掌的话，晚餐真不值一提。
加上超出了职业活动的其它恭维，我悄然赢得了克莱顿小姐的信任，她答应违背公司的规定，在我保
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说出第122号拍卖品的卖主和买主。
　　第二天我去克莱顿小姐的办公室找她，她明显地紧张不安，塞给我一张写有两个名字和地址的纸
条，其中一个名字我已经知道了：费伦茨·B。
她赶紧补充说，希望我忘记昨晚的谈话；她讲出了她不可以讲的事情，精美的葡萄酒使她话多了，她
表示道歉。
当我问我们是否可以再见面时，克莱顿小姐坚决回绝了，并请我原谅。
　　在伦敦我喜欢下榻格洛斯特酒店的酒吧里我思考克莱顿小姐可能向我讲出了什么，但尽管我将昨
晚丰富的谈话又回放了一遍，却找不到线索。
不过我现在有了卖主的姓名，显然是个埃及人，名叫盖马尔·加达拉，住在萨塞克斯的布赖顿，修道
院路34号；时值夏天，我决定从伦敦飞往布赖顿，在那里住进国王路上的都市酒店。
看门人是个客客气气的自发中年人，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穿着制服，当我打听修道院路时，他耸起眉毛
，符合这个世纪之交的酒店气氛地特别详细地声称，布赖顿没有一条同名街道或类似名称的街道；不
，1974年也未有过同名街道，这他知道。
我随即给伦敦的克莱顿小姐打电话，问她是不是搞、错了，可克莱顿小姐很激动，保证不会有错，恳
求我停止对此事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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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追问她是不是向我隐瞒了什么时，她不吭声，后来她挂断了电话。
　　这样，这件事对我来说就进入了一条“死胡同”，虽然——我不得不承认——先前我只是有过预
感或特别的幻想，现在猜测变成肯定了：那张不显眼的写有“凶犯73号”的纸条背后隐藏着某种秘密
。
　　我返回伦敦。
我拜访了弗里特街上的《每日快报》，我知道它有个了不起的档案室。
我让人找出1974年7月的报刊；我是这么考虑的，自古以来拍卖报道在伦敦就深受欢迎，也许我能在那
里找到什么线索。
但我没有找到，无论如何我在1974年7月13日的报道中没有找到任何超出对拍卖结果的客观报道的内容
；但我不放弃，继续去伦敦的另一家报社，这下巧合来帮我忙了。
《太阳报》多年前用大体字报道过我的第一本书。
因此我找到编辑部，也要求找1974年7月的报刊，我找到了。
　　1974年7月12日的《太阳报》以“拍卖厅里坐着一名死人”为题报道如下(我让人帮我复印这条新
闻)：“昨天，在圣詹姆斯街克利斯蒂拍卖行的一场埃及雕像拍卖会上发生了一起悲剧性事件。
拍卖期问一位出价号为135的收藏者死于心脏病。
事情未引起注意。
拍卖结束后克利斯蒂拍卖行的职员于下午9点发现此人倒在最后第二排他的椅子上，以为他是睡着了
。
他们想唤醒他，但唤不醒，他们叫来了一位医生。
医生确定那人死于心脏病。
出价号为135的这位死者是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德国一埃及艺术品商人奥马尔·穆萨。
”　　我当然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穆萨是否是自然死亡。
毕竟那里有张虽然不起眼但写有“杀人犯”字样的纸条。
这张纸条刚好在死者参与的拍卖会上的一件艺术品里，这是巧合吗？
　　我再次询问慕尼黑的赫尔墨斯研究所，它已经对那张纸进行过分析，结果如下：那张纸产于70年
代初，极有可能不是欧洲造的。
　　凶手——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凶手的话——他的出价号是73吗？
谁是这个73号？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去到克利斯蒂拍卖行，我惊讶地获悉，克莱顿小姐匆匆离开了办公室；她有家
庭问题要处理。
我不顾拒绝，找到总经理克利斯托弗·蒂姆布莱比。
　　老板克利斯托弗·蒂姆布莱比在一间拥挤暗淡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对我怀疑在他的历史悠久的公
司的神圣大厅里——毕竟它自1766年就存在了——发生了一起谋杀，明显地不太高兴。
首先，他插言说，我几乎无法回驳他什么，这人有什么动机？
蒂姆布莱比坚决拒绝说出73号出价人的姓名，这在我预料之中。
但我申明这阻止不了我继续调查，是的，他得料到，我会将我的调查公开，虽然这整件事也许是个不
切实际的计划。
对方沉思起来。
　　那好吧，蒂姆布莱比最后说道，考虑到情况的特殊他同意支持我的调查。
但他提出条件，要求我一直保持联系，在未证明这是一桩罪行或按情形判断有可能不是时，要避免所
有的媒体。
　　我隐瞒了我先前同克莱顿小姐的接触，当我们一起去档案室时，我装得像是头一回来似的，这让
我很为难，因为蒂姆布莱比不慌不忙地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我早已见过的档案。
蒂姆布莱比表示很抱歉，负责的女士不在，但在紧张的寻找之后还是找到了正确的格子——找到了档
案室的一个漏洞。
我不相信我的眼睛。
我几天前还见过的我寻找的档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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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我觉得此事太明显了。
我留下我的洒店地址，要求万一找到了通知我，我告别而去——我不得不承认——相当恼怒。
我在哪里寻找，哪里就会出现一堵墙。
　　每当这种一筹莫展、完全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刻，我习惯去一家博物馆，找专家们聊聊。
我去了大英博物馆，我想到的是那块玫瑰花形石头，它是拿破仑的一位军官在一座同名的埃及城市附
近发现的，上有一篇用3种语言写成的铭文，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31行德莫文字和54行希腊文字，它
曾是一位法国学者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样品。
　　我在玫瑰花形石头面前思考的结果是决定将我调查的全部路线再从头走一遍；不管怎样，这让商
博良更接近了他的答案。
第二天，在计划好动身之前我突然产生了调查朱丽叶·克莱顿小姐的主意。
我从电话号码簿里找到了她的住址：肯辛顿女王门海鸥广场。
狭窄、两层的白房子，底层多是小车库或仓库，街面铺着石块。
　　我问一位不时地从一辆旧汽车的防护罩里钻出来的汽车机械师是否认识克莱顿小姐。
　　他说：“当然了，认识，可克莱顿小姐外出旅游了，去了埃及，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对不起
，先生。
”我假装自己是克莱顿小姐的老朋友，问他知不知道她在埃及的住处。
那位汽车机械师耸耸肩。
“她母亲也许知道，那位年迈的老太太住在北面，在汉威尔，乌克斯布里奇路：你最好从维克多车站
乘火车，行程一小时。
”我肯定我能在那里找到克莱顿小姐的下落，立即上路了。
　　前往汉威尔的途中天空下起雨来，雨水使得萧条的伦敦郊区更萧条了。
我是在汉威尔下车的唯一乘客，一座荒凉的旧车站，路边有问镶玻璃的小屋：出租车。
　　乌克斯布里奇路。
　　1.5英磅。
　　克莱顿夫人端来茶，这是位矮个子夫人，白头发，多皱的脸上不停地掠过微笑，我的突然造访显
然让她很高兴。
我假装是她女儿的一位朋友，克莱顿夫人主动谈起朱丽叶。
但更重要的是那个信息，克莱顿小姐住在开罗的喜来顿酒店，她经常住那里。
　　“经常？
”　　“是啊，一年一两次吧，我知道你对埃及的偏爱——难道不是吗？
”　　“那当然，”我保证道。
交谈中我还了解到，朱丽叶·克莱顿在埃及呆过好多年，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同一位克莱顿小姐叫他
易卜拉欣的埃及人关系密切。
当开始谈起伦敦的天气时，我礼貌地起身道别。
　　回去后，酒店里有桩意外在等着我。
看门人递给我一张克利斯托弗·蒂姆布莱比的留言：73号是个名叫盖马尔·加达拉的人。
住在萨塞克斯的布赖顿，修道院路34号。
那个我早已将他当作巴斯泰特猫的主人寻找过的幽灵。
新的情况就这样出现了，我既不必去博物馆也不必较长时间地呆在酒馆里了，由于天色已晚，我决定
去旧城堡的“鹊和树桩”，找到一个从前公开处决犯人时高价出租的临窗座位。
我喝“拉格尔”和“斯托特”，将我的不知所措喝下肚子，要不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人，一个金黄色头
发、手背布满雀斑的英国人，示威性地叹息一声，将他的宽脸转向我，骂道：“该死的女人，妈的！
”我都不知道这个晚上怎么过。
　　我礼貌地打听他这是什么意思，对方做个轻蔑的手势，回答说我不必羞愧，在旧城堡的幽暗中都
看得出我同女人有麻烦——是的，他习惯这样讲——眨着眼睛，手捂嘴，像是不想让任何人听到，他
补充说，威尔士有最好的女人，不太时髦，但妩媚、忠诚，然后他向我伸出布满雀斑的手，说，他叫
奈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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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一方面我不是英国人，另一方面没讲失恋或类似的东西，奈杰尔很吃惊，相信他不得不开始
讲战争。
我不知道是因为啤酒还是由于我反感讲这些事，反正我打断了奈杰尔滔滔不绝的战争话题，问他是否
真的想了解我的烦恼，他说是的，将他的头撑在拳头之间，我开始讲起我的故事。
我讲时奈杰尔一声不吭，只是偶尔不解地摇摇头，我讲完很久他都还在沉默。
最后他说道，我一定是个作家，这故事虚构得真精彩，但它不是真的，反正他不能相信它，不能相信
这种事。
　　我动用了三寸不烂之舌和五六杯“斯托特”才让我的朋友相信了我讲的故事是真的。
他最终同意了：“那好吧，也许真有这种疯事——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我回答道：“要是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讲这整个的故事了。
”　　奈杰尔沉思着，一边用手掌拍打着黑漆的桌面，咕哝着什么乱七八糟或相当于德语的“纠缠”
的话。
　　要不是奈杰尔突然拾起头来，说，既然这个神秘的盖马尔·加达拉并不存在，那么艺术品商人奥
马尔·穆萨可能也只是一个幽灵，您认为呢？
我在“鹊和树桩”里的相遇可能根本就不值一提。
　　两天之后，我在杜塞尔多夫思考这个问题，一开始事情的进展似乎都令我满意，因为我在电话号
码簿里发现了奥马尔·穆萨的名字和说明：古董，国王大道——最漂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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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挑战《木乃伊》的惊险刺激，对决《盗墓迷城》的离奇场景，跨越时光隧道遨游古埃及的神秘世
界。
　　德国宗师级历史小说畅销书作家倾情奉献，译成28种文字风靡全球，欧美销量超过1000000册。
　　世界上真的存在有统治世界的智慧吗？
　　“伊姆霍特普”这个建造了埃及第一座金字塔的宗教建筑师，传说他的墓穴中就存有这种伟大智
慧。
　　可是凡胎肉体真的能够获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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